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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洞察中的职业学校女孩
———基于启明中专的个案研究

王 毅 杰， 薄 小 奇， 宋 姣

(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南京 211100)

摘要: 基于身体社会学的两种分析视角，即身体结构模式和身体行动模式，可探讨职业

学校女孩的规训、洞察与应对逻辑。研究发现，“差生”的共享身份使职业学校不再重视学生
学习成绩，而把关注点放于“守规矩”和“课外活动”; 职校为学生制定了可预见的未来，但遭
到职业学校女孩的抵制，她们有自己的职业设想; 职校女孩片面洞察了结构性钳制，却无力反

抗，由此在校内外，她们呈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应对策略。在校内，她们以“乖乖女”的形象
示人，迎合学校的规章制度; 在校外，她们是在酒吧和 KTV 里抽烟、喝酒与“混混”谈恋爱的
“坏女孩”，她们寄希望于外界，对爱情、婚姻和家庭充满渴望。该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底层
再生产中女性群体特殊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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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在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中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1］作为义务教育向非义务教育的
转折点，中考是学生人生轨迹的重要分水岭。
中考通过者可进入高中，并继续接受主流价

值观认可的教育，而中考落榜者只能另谋出

路。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以及中国制造
的全球供应，国家对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更加

重视，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系统的一个分流通

道，日益走进大众视野。职业教育逐渐成为
中考落榜者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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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脑力劳动凌驾于体力劳动的现代社

会中，学者关于教育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高

等教育，近年来才开始对职业教育进行详细

的深入分析。其中，周潇认为，国内的中等职
业学校旨在培养对雇主忠诚的一线技术工，

并付诸实施于包括课程设置在内的各项环

节，进而完成了底层的再生产。［2］作为特定
阶层的专用场所，职业学校对阶层流动的作

用收效甚微，甚至只有阶层再生产的功

能。［3］不过，目前针对职业学校的研究往往
聚焦于宏观的结构性约束，而忽视了微观层

面的行动策略。同时，此类研究多着墨于
“职业学校男孩”的结构性特征和身份认知，
女孩只是作为附带角色出现，鲜有研究将

“职业学校女孩”作为一个群体，女性的独特
性遭到忽视。
本文重点突出女性在职业学校生活中的

特殊性，通过对宏观层面的权力结构与微观

层面的行动策略的结合以探究: ( 1 ) 职业学
校是如何评价、管理职校女孩的; ( 2) 职业学
校女孩从学校对她们的培养中洞察到了什

么; ( 3) 面对结构性钳制、学校的规训时，职
业学校女孩是如何回应的? 其具体表现是什

么? 我们希望通过对职业学校女孩群体的深

入研究，来理解底层再生产中女性群体特殊

的一面。

二、权力结构与身体体现

学校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4］109保

存并传递了社会不平等的经济—社会因素，
因而，存在于学校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结构和

社会关系具有一种结构性对应。［5］通过现实
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所赋予学校的结构、
组织原则、管理和功能等，学校与广泛的经济
和政治环境建立了“同谋式”的关系。［6］学校
通过潜在课程来实现意识形态与社会关系的

再生产。［4］110但学生作为被管理者在学校教
育中获得批判性认识，对学校的主流意识形

态观念也有着主体自身的洞察。
汤普森在研究自为阶级形成历史的过程

中指出，当一批人自己的亲身体验( 或者从

先辈那里) 得到共鸣，明确感知彼此间有共

性，且这种共性与他人有不同时，便指引着他

们形塑属于自己特有的文化。［7］威利斯在
《学做工》中首次明确提出“反学校文化”的
概念。威利斯通过展现小子们( 即“lads”) 在
学校、家庭以及工作中的经历，揭示了“小子
们”通过反抗教育权威和体系进而形成独特
的反学校文化过程。［8］“小子们”的反学校文
化中蕴含着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的洞

察，同时反学校文化也是这种洞察的实践。
受威利斯研究的影响，学者们开始对女

性“反学校文化”进行研究，但目前为止成果
较少。1978 年出版的《女人当家》( Women
Take Issues) 中有部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
心的女性成员抱怨该研究中心并没有将女性

主义理论和女性研究议题纳入研究框架。［9］

为了回应文化研究学派中所隐藏的性别偏

见，麦克罗比( A． McＲobbie) 采用民族志的方
式，探究了英国学校中一群 14 到 16 岁底层
劳工阶层的女孩群体。在她的研究中，女孩
群体所形成的亚文化和《学做工》中的男孩
群体有一定的共性，她们也有自己的抗拒文

化，只是方式和男孩群体有所不同。女孩们
抗拒学校的方式比较温和，而将更多的注意

力放在对浪漫爱情的憧憬上，整天不断地讨

论身边的男性，非常在意吸引男性的目光; 她

们注重自己的女性特点和性欲，酷爱化妆，关

注时尚八卦和外表。［10］C． Wallace也认为，女
孩通过对现实的洞察，形成了很多女孩特有

的反抗策略，比如怀孕、同性恋，同时她们对
爱情的构想也不再单纯。［11］整体而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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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小子们”对学校的直接抵制，女孩们的反
抗更为温和与间接，并具有鲜明的女性特征。
不过，已有研究也发现，女孩们对流行文

化持肯定态度并不意味着发生反学校行为，

她们对教师、学校的态度并不一定是以阶级
为基础的，大多数学生能够与学校就校规达

成共识。［12］在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调研发现，
多数女生更听老师的话，学习成绩好，但也呈

现出迥异于普通学校女生的特征，在生活中

大声说话，说脏话，与男生打架，具有明显的

“男性化”的倾向，［13］可是并未形成一种独立
的文化，仅是与学校意识形态的简单对

立。［14］通过对比农民工“子弟”与工人阶级
“小子”也发现，两者的反学校文化形似质
异，“子弟”通过拒绝学习和找乐子来表达对
学校的反抗，但也仅仅是自我放弃的表达，而

不是对支配秩序的洞察与抗争。［15］在薄弱型
公办学校就学的农民工子女面对学校的规训

时，他们不再是直接的反抗，而盛行的是“自
弃文化”。［16］

①为尊重和保护调查对象，本文调查的学校和人物均做匿名化处理。

已有研究往往侧重于宏观或微观层面的

一个面向，比较重视权力结构对群体的结构

性钳制或者学生群体反学校文化的具体表现

形式，而忽视了权力结构的钳制性实现过程。
此外，现有研究也淡化了女生群体面对结构

性钳制时的洞察以及面对洞察时所独有的抵

制策略。因此，我们不仅要着眼于学校教育
中的学校、老师如何实现意识形态霸权，还要
以翔实的民族志展现女孩们对此的洞察，更

要关注到该群体抵抗主流文化的多样化策

略。［17］作为社会建构主义的身体社会学，将
权力和行动实践相结合，对该研究提供了较

为贴切的分析视角。
福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给人们

进行时间、空间以及活动安排的纪律，自上而
下的层级网络及全景敞视的监控来对主体意

识进行构建，个体的主体意识正是话语建构

的产物。［18］特纳( B． Turner) 受福柯的影响，
认为社会必须在时间上控制人口的繁衍，防

止因人口过多而造成的问题，也要从空间上

对身体进行管理和控制;［19］弗兰克 ( A．
Frank) 认为身体具有动态性和多元性，需要
探究身体的行动和实践。［20］30在此基础上，关
于“身体”的研究发生了分化，形成两种不同
分析模式，即身体结构模式和身体行动模式。
以福柯和特纳为代表的身体结构模式把身体

看成是结构、权力所构建的产物，关注身体所
体现出来的权力和道德等内涵，强调“对身
体做了什么”; 而以弗兰克和戈夫曼为代表
的身体行动模式则关注于日常生活中的身体

实践，并认为必须对身体进行保养、维护和再
生产，以建构自我、表现自我以及社会互动，
即“身体做了什么”。［20］32

学校是权力对未成熟的身体进行建构的

重要场域。青春期的孩子正处于生理和心理
的懵懂状态，处于自我意识觉醒的时期，极容

易与权力的理性化目标产生冲突。本文以
“身体”为切入点，结合身体社会学的两种分
析思路，通过观察职业学校女孩之间、她们与
环境之间细枝末节的互动，以及互动中呈现

的状态，探究职业学校女孩所具有的独特性。
基于上述，课题组成员在 2015 年 10 月

到 2017 年 9 月期间，采取随堂听课及校外活
动参与的方式，对南京市启明中专①某年级

某班学生进行长期的观察。访者从入班第一
天开始，基本保持每个星期有一整个下午的

时间对学生近距离接触、观察并访谈。同时，
访者有幸加入了该班级的班级群，并与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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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在聊天软件上进行交流，因此，访者能够

较好地接触和观察到班级的日常活动以及他

们在朋友圈中的互动。此外，为了全面了解
职业学校学生，访者还辗转与该专业毕业班

的同学进行了交流互动。由于学生都是零零
后，在互动的过程中将调查员亲切地称之为

“姐姐”，融洽的氛围正是调查能够顺利进行
的原因之一。

三、职业学校的规训与再造

在英文和拉丁文中，规训具有纪律、教
育、训练、校正、惩戒多种含义。在福柯的
《规训与惩罚》中，规训作为重要且关键的术
语，用来指称一种特殊的权力形式，它不仅是

权力干预肉体的训练和监视手段，也是不断

制造知识的方法，它本身是权力和知识相结

合的产物。职业学校学生身上贴着社会、家
长、学校以及同辈们给予的“差生”标签，而
学校作为权力的实施者，根据主流价值观认

可的标准对职校生进行规训和再造。
( 一) 职业学校学生的共享身份

启明中专的学生都是中考后未被高中录

取的落榜生。在学历社会和脑力分工的社会
文化裹挟下，上大学成为一个人走向更好的

职业和生活的必经之路。而对于进入启明中
专的学生而言，不仅在学历上处于劣势，在就

业上也不被看好，预示着他们在未来的工作

和生活中也可能是失败者。进入启明中专
后，无论是在家长、学校、老师，还是同龄人的
眼里，他们都具有一个共享的身份———“差
生”。而对职业学校学生是“差生”的想象，
也均体现在家庭、亲友、老师与其互动中。
家长们为孩子选择职业学校的时候往往

侧重于询问学校的风气好坏与管理松紧程度

而不是教育质量。
很多家长来咨询的时候，主要问学校校

风是否好和管理是否严格。而对于孩子要具
体选择什么专业并不会过多了解。
选一所校风好的学校对家长而言格外重

要，可以降低自家孩子被带“坏”的风险。这
间接地表达出家长对职业学校及其学生的看

法———“坏”孩子的聚集地。
在日常上课过程中，任课教师从言语中

流露出对职业学校学生智商的贬低。
这么简单的分都不要，作业也不知道是

不是抄的，课就和没上一样，一点都没往脑子

里装，这点东西都记不住。咱们的同学好多
都记不住，如果你的大脑硬盘还有，就多记两

个，如果大脑硬盘不够，就不用记了。
如果说任课老师只是对学生的课堂状态

表达自己的不满和蔑视的话，那么班主任表

达的更多是无奈和心寒。
不要伤害对你最好的人，他们都是为了

你的好去着想的。你们知不知道，他们是最
关心你们的，也是最容易伤心的。你们知不
知道，那种绝望的感觉，我想你们中考的时候

应该已经体会到这种感觉了，一个是你们的

父母，还有我也希望你们不要让我产生绝望，

因为绝望我会管不过来的，因为到最后的话

我可能就不管你们了。一个班那么多的学
生，我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我都已经说到这种

程度了，你们还给我考三四十分，你说我还能

有什么办法呢?

当学生考试成绩较低时，班主任再次提

及女生们中考失败的经历，强调现在已对她

们产生了犹如中考失败的那种绝望感，并暗

示出自己的无力感 。这些言辞虽然是老师
和班主任们面对真实情况时无可奈何的真实

反映，但“差生”身份作为职业学校乃至社会
的共同认知正加剧着部分学生的“自
暴自弃”。
中职学校的学生有一定的特殊性，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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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是普高落榜生，极不情愿到中职学校就读，

有的在初中阶段就厌倦了他们的学习生活，

很多( 学生) 都是被家长“逼”进中职学校的，
( 并且) 不少中职学生文化水平低，缺乏学习

目的性，规则意识不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中职学生是“父母操心，老师闹心，社会担
心”的群体。

G校长的这番说辞与老师和家长对职业
学校学生的评判一脉相承。职业学校学生学
习较差，也不喜欢学习，他们进入职业学校是

无可奈何的选择，同时他们更是父母、老师和
社会认为的“坏”学生。
如葛兰西所言，西方国家具有复杂的市

民社会结构，国家将市民社会纳入统治是有

赖于意识形态塑造的文化霸权，而教育体系

则是传递文化霸权的重要途径。［21］基于家
长、老师和学校对职业学校学生的判断，学校
针对学生的特性改变培养理念。
职业学校教育是为了培养高素质劳动者

和技能型人才的‘合格教育’，不是选拔教
育。我们力争发现每一个学生的闪光点，培
养中职学生的信心。让优秀学生的评比摆脱
一把尺的传统学生评价制度，让更多的学生

成为优秀学生，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成为专项

能手。
针对职业学校学生的特性，学校制定符

合他们的评价制度，但该评价制度与学习成

绩无关，同时评比条件也较低。启明中专开
展了“Q 之星”评比活动( 包括“文明之星”
“体育之星”“读书之星”“职业之星”“学习
之星”“服务之星”“技能之星”“艺术之星”
“自强之星”) ，以建构主流价值观中的“好学
生”。
职业学校学生被老师、学校乃至社会贴

上了“差生”的标签，并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
有瑕疵的群体，甚至女孩群体自身也是这样

自省的。职业学校利用其特有的管理方式和
培养策略，对落入教育底层的“差生”进行再
造，以确保权力的实施与学生对教育失望之

间的平衡。
( 二) 职业学校的规训策略———“守规

矩”和“社团活动”
进入职业学校前，学习成绩是社会评判

学生“好坏”的标准，但进职业学校后，学习
成了职业学校的“调剂品”，成绩不再那么重
要，只要不挂科就行。
什么叫好学生? 你学习好就叫好? 你学

习好，但是你其他的行为习惯和老师接触的

感觉，什么沟通能力啊，这些情商很低，那也

不能叫好。学习好在我们这里不是唯一标
准，主要是个人素质，班级活动，社团活动，个

人情商，最基本的是遵守学校的校规校纪，对

所有的要起到带头作用，做的可以不完美，但

是最起码要说得过去，然后成绩要在全班的

前三分之一，不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只

要前三分之一，就够了，然后学校的活动，在

班级里和学生的相处这方面，综合考虑。
“守规矩”和“参与课外活动”作为职业
学校规训学生的重要方式，在职业学校学生

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从踏进教室的那一
刻，我们就看到黑板上方“你已进入国标考
场视频监控区域”的标记。学生在这个教室
里的一举一动都在监控之下。于是我们询问
某男生:“你们宿舍有没有监控器?”他说“宿
舍没有，走廊有”，然后又说出了一句意味深
长的话，“宿舍里没有，宿舍里都有的话那不
就是监狱了”。在这个不大的校园里面监控
器无处不在，学生的所作所为都在它的眼睛

里面，学校通过监控器来警示和规范着学生

行为举止，并且配套了一系列的奖罚制度。
在启明中专，班级整洁( 包括个人卫生

整洁和班集体卫生整洁) 是每个班级的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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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其不仅是班级内部的事情，还涉及学校和

不同班级之间的评比，评比包括系部、班级、
出勤和宿舍。学校也会定期组织老师和同学
对此进行整体检查，对不合格的学生和班级

在学校公共网站上进行公布并作惩处与警

告。班主任作为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桥梁，面
对薪资报酬和名誉资源争夺的压力，对此较

为重视。
AF同学，在 10 月份的月末，为我们班级

扣一分，为班级抹黑，本人仪容仪表扣 5 分，
并在本学期操行等第评优中一票否决。特此
通知。并请 AF同学自己想好为班级做什么
事情，比如打扫卫生等，到我这边汇报，以功

抵过。
诸如此类的警告和通知，在他们班级

QQ和微信群里每天不计其数。
批评 BS，课桌旁边有饮料瓶。
CL为晚自习班长，走的时候打扫卫生了

吗? 窗户也不关! ! !

115 宿舍男生们，你们被子都叠得很好，
为什么床单不能整齐、平整呢? 宿管讲了，就
是因为你们的床单，所以才不能够表扬。下
次再这样的话，我带着我们班女生参观你们

宿舍。
女生宿舍 314、312 又为班级加一分。
班主任通过扣分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未打

扫好卫生的警告。而作为对学生学习状况评
价的分数，在此成为了老师控制班级整洁和

衡量学生是否优秀的砝码。除此之外，学校
资产的损坏、丢失也与个人挂钩。
同学们，体育课上一定要爱护，看好我们

的器材，尤其后面上排球，如果丢了，会在我

们班代办费里面扣钱，如果钱不够，全班平

摊。这是上学期丢失器材的班级要交的钱，
同学们引以为戒。
在此情况下，班集体与学校挂钩，班级又

与班级中的每一个人相关，层层对接。
对此，班主任这样解释:

因为它是集体活动，所以每次你的东西

必须摆放在它需要的位置上，大家都摆在一

个地方，你的盆子必须放在床底下，学校也有

学校的规章制度。住校生，你是一个集体的，
你就看看自己这边乱七八糟的放，人家其他

人都做得很好，就那一个两个的。我们学校
常规天天抓，因为毕竟职业学校这些方面都

很严格，从小处着手。其实说真的，毕竟我们
的生源中大都是中考的失败者，多多少少学

习习惯不好，或者其他的习惯。
班主任把对职校生的要求归结为他们是

中考的失败者，而学校只需要通过严格的规

章制度去管控这些“习惯”不好的学生，其管
理的重点是学生的行为举止，而学习成绩则

成为管理的次要内容。
社团活动也是学校开展规训的重要途

径。在启明中专有很多学生活动，月份不同，
主题也会有所不同。启明中专多种形式的社
团活动中最为瞩目的就是该班班主任带领的

炫风啦啦操社团。
经过选拔，我们重点观察的班级中有六

个人加入旋风啦啦操社团。2016 年的全国
锦标赛暨省职业学校啦啦操锦标赛，有 103
支参赛队伍，2 488 名参赛选手，而该班学生
所在团队得了亚军。比赛过程由“直播 TV”
全程直播，学生在直播时疯狂留言，充满对啦

啦操队员的羡慕。社团活动的胜利让职业学
校女孩再次找到自信，同时也达到了学校组

织活动的初衷。
你不知道我们学校课业有多轻松，完全

不影响他们的兴趣爱好，每天回去作业半个

小时就做完了。比如说我教的啦啦操的这些
学生，他们完全是零基础，但是现在已经学得

很好了，参加区里的市里的省里的比赛，能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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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奖，为一些公司的年会编舞、跳舞，还能
拿到钱，其中有两个同学就直接签约了。每
次( 演出) 服装费一千多块钱不用他们出，中

场休息他们作为啦啦宝贝上去啦啦队表演，

每次 1 场演出可以拿几百块钱，家长都开心
得不得了，( 家长) 都没想到自己的孩子能够

这样，还能赚钱。我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社团
锻炼，因为他们的时间很长呀，四年半呀，只

要他们有事儿做。
职业学校对学生有较为清晰的定位———

“差生”，由此学校不以学习成绩要求学生，
而用“守规矩”和“参加社团活动”的方式，对
学生进行行为举止的管控。学校作为权力的
拥有者，掌控着职业学校学生的“身体”，构
建职业学校场域内的优秀者。
( 三) 职业学校为学生设定的出路———

校企联合与升学

职校生的出路比较有限，职业学校为学

生设定了两条途径: 校企联合和升学。学生
可以通过半年的实习并通过考核后，留在各

大药房进行药物销售。或者取得中专毕业证
书和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并在毕业转段考试

通过后，升入指定学校接受高等职业教育。
抑或通过专转本和专接本的方式进入大学

学习。
我们重点调查的班级共 36 人，其中有

22人选择了专接本。“专接本是宽进严出，
不需要考试，直接报名，就是你上了这个大

学，你必须学分修够了，每门课过了才给毕

业。而专转本有个入学考试，和高三考大学
一样”，相对于专接本，专转本的含金量高，
但专转本的竞争力和难度相对较大。“专转
本和高三考上去的一样，只是我们在学校里

玩了四年，人家高中考上去的是在高中拼命

读了三年也未必能够上到一个好的大学。”
职业学校处于高等教育系统低端，有限的社

会资源与流动机会使得职校生面临着严峻的

就业形势与认同危机。多数职校生会选择专
接本或者专转本的方式提高自己的学历，以

降低就业风险，但往往事与愿违。招生办人
员告诉笔者: “他们虽然声称启明中专每年
至少有一百人成功专转本，但是实际上，启明

中专只是将专接本的名额杜撰成了专转本的

名额，在招生期间滚动播放在学校网站的首

页，以此获得更多的关注和生源。”启明中专
的大部分学生想要通过专接本的方式获取上

大学的资格，以期获得主流价值观的认可，但

这些都是学校的招生策略。以此种方式提高
学历的职校生较少，职校女孩看似有较明确

的未来，事实上其未来的限制非常的大。而
职业学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来使学生接

受这一切。
职业学校通过对学生未来愿望的许诺，

并让他们产生毕业后可以获取高薪资和高成

就的想象。学校长廊的展板上常年张贴着优
秀毕业生的事迹。他们都是在学校学习了相
关技术和知识，毕业后在工作单位中得到褒

奖的。展板上面带笑容的优秀毕业生使得在
校生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想象，同时也成了继

续学习的动力。此外，学校经常请优秀的毕
业生回校演讲。
学校对我们很严格，其实，更多的是爱，

是真爱。因为真爱，而对我们严格，处处不放
过，处处计较，处处花心思! 要不是他们的严

格，要不是他们的智慧，要不是他们的付出，

不可能有如今的我们! 还记得刚进入学校时

的我，一开始是多么害羞、胆怯、自卑，因为没
考上普通高中，因为成绩差而自卑，对未来毫

无打算更谈不上梦想。然而，两年的中专生
活，改变了我，让我迅速健康成长，综合素质

与能力得到提升; 更重要的是，我对生活充满

激情，我对自己充满信心! 现在我顺利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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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店长，我的同学们大多也是店长，这是学校

与新希望公司培养我们的最初梦想，我们实

现了! 我们会更加努力，朝着我们心中的理

想不断迈进!

作为权力掌控者的学校拥有学生缺乏的

资源———“技能”和“知识”，以及通过校企合
作等形式而形成的就业途径。职业学校利用
该优势对学生进行规训，让学生在产生美好

想象的同时重视规定，淡化了权力结构对学

生的钳制。在实践中，尽管表达方式较为委
婉，但学校对学生的认知，如“差生”“守规
矩”“底层再造”，无处不在。而身处其中的
学生、老师对此无一不知。那么职业学校的
女孩们是如何回应这种认知与实践的呢?

四、职业学校女孩的行动逻辑

面对社会的结构性钳制，女孩们并不是

一无所知的承受者，而是洞察结构的创造者。
职业学校女孩抵制学校为她们设定的未来，

并有自己的规划。她们在校内外采取两种截
然不同的行动策略。在校内，她们尽量表现
出“乖乖女”形象; 而在校外，她们是在酒吧
和 KTV里抽烟、喝酒并与“混混”谈恋爱的坏
女孩。职业学校女孩一边迎合着学校的规章
制度，以便能够正常毕业，另一边寄希望于外

界，对爱情、婚姻和家庭充满渴望。
( 一) 职业学校女孩的职业设想

2015 年夏，当一群失落的中考生走进启
明中专时，她们便面临构建新同伴关系的压

力。女孩们根据空间就近、志趣相投和性情
相近等原则形成若干小群体。但随着交往的
延伸，成员组合也会随时发生变化，这是女孩

群体相比较男孩群体更有弹性的特征。她们
以偶然或非偶然的方式结合成小团体，构建

着自身的价值和存在。
职业学校给学生谋划了两条出路，但对

学生而言，两种选择的结果都是“神龙见首
不见尾”。如果她们接受学校安排的校企联
合，就意味着她们要接受低工资的事实。对
于年轻的职业学校女孩而言，对如此低的工

资充满了不甘和无奈。
药房熬出头挺困难的。基础工资太少。

我特意跑到药店问过，因为我比较关心这个

问题嘛，买药的时候我就特意问她，“那你们
大概一个月多少钱?”然后她们就很委婉地
给我说，“能有多少钱? 不就 2 000 多一点
嘛。”当时我就听见了心碎的声音。
而她们专业中有高工资的岗位又不大适

合女孩们从事。
医药代表工资稍微高一点点，但是这一

行有个规矩，女生不能干，潜规则比较多。现
在女孩子干( 医药代表) 的话会嫁不出去的。
同时，专转本和专接本不仅对她们的学

习能力有要求，对她们的经济能力也是挑战。
该班女生父母多数从事体力劳动，家庭收入

在当地属于中低水平，很多家长早已无力支

持孩子继续攻读大学。
我想冲到大学之后再找工作，但我还有

妹妹，她比我小十多岁，家庭负担在那儿，担

不起两个人的负担。启明中专要不了多少学
费，前三年学费很低，前三年是公办，学费是

每年 647 元，第四年学费就高了，四五千。我
爸说能给我的就这么多。其实我并不想进这
个专业，我有自己的兴趣，我其实挺喜欢古代

文学，或者服装设计，他们不支持我，说没有

那么多钱给我。
面对校企联合的不甘和升学的艰难，职

业学校女孩有着自己的打算。
我想毕业以后应该不会去学校安排的药

店工作吧，嗯，如果给我一个店长当吧，我会

愿意的。但熬出头挺困难的。我想以后可以
开个店之类的，比如养生美容健身。到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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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说“肾虚的过来，喝两副汤药补补啊”之
类的，这个可以赚钱多一点。还有我也可以
搞器材批发，开店当老板，留在药房给人拿药

的话没有出息。
职业学校女孩利用暑期打工赚钱，以获

得工作经验来提高未来找工作时的胜算。
DH暑假的时候在商场里做话务员的工作。
她每天九点钟之前必须到达商场，然后十分

钟后开始电话推销产品或者产品回访。上午
她需要一直打电话到十二点，中午休息两小

时。下午两点钟开始，然后打电话到四点，中
间休息半个小时，再工作一个半小时，“虽说
是一个半小时，但是从来没有按时下班过。”
基本上每天是七点钟下班。DH 暑假总共工
作 36 天，工资 2750 元钱，每天工作七个半小
时，时薪仅十元，还没有达到所在地划定的非

全日制用工小时最低标准的规定。职业学校
女孩原本想利用暑假时间提高自己的能力，

以抵御未来的就业风险，但是事与愿违，她们

往往因文化程度低和年龄小，只能做像超市

促销员工、话务员、快餐店员等比较繁重、工
资低的暑期工。暑期打工的经历，让她们体
验到了找工作的艰难，对未来充满了迷茫。
对于学校宣传的内容，学生是了然于

胸的。
( 学校希望你们成为什么样的学生? ) 遵

守校纪校规，尊师重道，听话，成绩什么的都

无所谓，只要不挂科就好了，然后毕业之后就

安排工作了。
职业学校女孩抵制学校给她们规划的未

来，她们不甘于从事低工资的工作，对未来有

着自己的设想。但事与愿违，女性身份和低
文化水平使她们在找高薪工作时受到一定的

限制。学校虽为职业学校女孩建立了毕业后
能够获得高薪的想象，但是她们通过实践体

验了解到这只是假象，她们对此早已有部分

洞察。不过，作为女孩，她们面对学校给予的
钳制无力抵制，因此她们选择了在校内外使

用不同的策略进行反抗。
( 二) 校园里的“乖乖女”
面对职业学校无死角的监控，女孩们在

行为上较为收敛。在学校内，她们迎合学校
的规章制度，在老师面前多数时间展现“乖
巧”的形象，并使用各种方式来“提升”学习
成绩，以求自己能够正常毕业。这在女孩们
的言谈、喜好以及考试中有所体现。
女孩们在打交道的时候，韩流、明星和化

妆品是她们表达自我的重要方式。她们通过
对明星资讯掌握的多少彰显自己的潮流和

独特。
下课我们聊聊韩剧啊，明星啊，电视剧

啊，综艺啊，还有什么好看的电影之类的，一

些小八卦都会聊啊，主要是自己感兴趣的东

西。偶尔我们也会买些喜欢的明星海报，但
是没有疯狂追星的。
但实际上，女孩们并没有疯狂的追星与

消费行为，这些也仅是她们茶余饭后消遣的

话题。
除了追星，化妆品也是女孩之间重要的

话题。
啦啦操的时候就会互相借用口红啊，不

过这个不多。有时候 EL 买的口红色号，她
不喜欢了，然后就会低价卖给 FY 她们啊。
HM有指甲油，不喜欢的话也会低价卖给我。
这多好啊，我们有时候就围在一起，一块研究

色号。
女孩们关注化妆品的内容不大一样，由

此她们之间互通有无。虽然她们很热衷化
妆，但因学校对妆容有要求，她们对于化妆程

度还是较为收敛。
其实在班上，我们班还是挺乖的。我们

老班( 班主任) 说化妆可以但是不能化浓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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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让她发现化浓妆，“哦，第一次是跟你讲
一下，然后把妆卸了，第二次就是把卸妆水往

你脸上浇两盆，第三次就直接处分”。
如今，学生使用智能手机已是很普遍的

现象了。玩手机游戏作为一个较为广泛的兴
趣，普遍存在于女孩们之间。在她们言语之
中经常出现“逆战”“躲猫猫”“阴阳师”“球
球大作战”“狼人杀”等之类的词语。但是很
少有学生在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上课期间打游

戏，她们多数选择在上自习课或宿舍休息时

玩。即便有些同学上课玩手机，也会较为
隐蔽。
作为学生，学习成绩的好坏影响着老师

和同学对她们的认同程度。同时，她们也因
能通过伪装成功欺骗老师，并赢得老师的信

任，而产生一种成就感。作弊是她们形成认
同感和成就感的重要渠道。
作弊是一个双方的互动，即学生与学生

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按照学校的原则，对
于被抓到的作弊者应给予严厉的批评和行政

处罚，但启明中专针对作弊形成了转换制度:

一是安排党员教师一对一帮带，每月党员教

师至少与犯错误同学交流一次，且在帮带结

束时学生需要上交学校一份书面思想汇报;

二是校团委组织违纪学生参加志愿者服务活

动，违纪学生想要撤销学校处分，必须完成一

定量的志愿服务活动; 三是受记过及以上处

分的学生必须参加二次军训; 四是学生处定

期组织违纪学生分类教育。老师对学生作弊
的事情都心知肚明，但很少去抓作弊同学。
即便是抓到作弊的同学，在实际运作中，也仅

仅是走过场而已，学生只需要通过一些体力

上的劳动来消除处分便可，比如打扫卫生等。
作弊是职业学校女孩取得更好成绩，并

使老师和同学认可自己的一种方式。作为职
业学校女孩间心照不宣的规则，在她们说话

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作弊成功的赞扬和作

弊失败的鄙夷。“会抄是本事，认真写作业
的没几个人。”而作弊如果被抓到的话，大家
则会用“笨得像猪”一样来形容。大家都作
弊啊，那又没关系，上一次可搞笑了，别的班

的有三个人作弊被叫到校长办公室了，跟猪

一样，做个弊还能被发现。”因此，当作弊不
成功时，她们自己也会无比懊恼。“我上次
将答案抄在裤腿里面，当时裤子穿得宽松，可

是那天大概是动作太大了，把裤腿里的答案

掉在地上了，我找不到答案往上搂，还是没

有，气死我了。”但由于学校对作弊学生惩罚
力度较小，所以当询问学生对作弊被抓的看

法时，她们持较为轻松的态度。“不大喜欢
打扫，但是真被抓到作弊就忍了，也没

什么。”
职业学校女孩在有校内教师出现的公开

场合和私下场合表现出不同的状态。她们迎
合学校的规章制度，在老师面前收敛自己的

喜好，并为了获取老师和同学的认同而作弊。
职业学校女孩无力反抗学校对她们的规训，

选择以“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行为逻辑与
老师进行周旋。当她们走出学校后，女孩们
将会换一种截然不同的行为方式。
( 三) 校园外的“坏”女孩
每当接近放学时，启明中专的侧门处拥

聚着十几位校外男生，他们骑着拉风的摩托

车，穿着黑色的衣服，嘴里叼着烟。他们站在
学校门口与五十多岁的门卫相互敌视，而这

种敌视在他们的女朋友出现之后便会消失。
“坏”女孩们明目张胆地同社会“混混”或其
他技校的学生谈恋爱，并以此为荣，同时她们

的行为也会招到其他同学的羡慕。
你在我们私密群里应该能够看见，她经

常炫耀性的发一些她和她男朋友的聊天记

录。但如果仔细看的话，你就知道那些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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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都不是和一个人( 的交流) ，经常变。她
交男朋友的能力非常强大，前两天是这个对

象，后两天就变成那个对象。比如说她现在
分手了，三天之后就换对象了，这是我( IH)
的感觉，很神奇。她男朋友是技校的，她比较
社会，认识的社会人比较多，三教九流，跟他

们相处，玩得很开。她对象也不一定就是技
校的，也有可能就是社会上的小混混或者是

已经工作的，都有过。
对职业学校“坏”女孩而言，酒吧和 KTV

是她们经常光顾的场所。在这些场合中，职
业学校女孩往往穿着成熟，浓妆艳抹，行为轻

佻，与在学校时的表现大相径庭。
她们穿的衣服就是露肩吊带、超短裤短

裙之类的，短裤比较多。她们去夜店玩，喝酒
拼酒，夜店有男的呀，有男人在。她们去夜店
泡男生，泡帅哥，我也被拉过去一次，听她们

聊天，经常就有各种和生殖器相关的词汇，我

就怕了。( 她们) 和自己的男朋友一起去，男
生就是为了泡妹子，她们就找帅哥。
不过，她们在这些场所中学到的行为举

止，为寻找工作提供了很多便利。
GH 以前经常去酒庄帮别人卖酒，推销

得比较溜( 厉害) ，她是那种能和客户聊天到

半夜的人。她们就是给客户打电话，与各个
年龄段的人接触，比如发微信，和客户聊天。
( 她们) 挺会交际和赚钱。她们赚钱就买化
妆品，买衣服，吃东西，她花钱比我们多一点。
卖酒经常是和男生打交道的。她穿得很漂
亮，能说，能和别人聊起来，不会让人觉得尴

尬。实际上男生和她聊得都特别轻佻。
职业学校“坏”女孩在校内以“乖乖女”

的形象示人，面对学校为她们设置的规章时，

她们无力反抗。但是在校外，她们是打破禁
锢的命运掌控者，她们展现了大部分女孩心

中渴望却又克制的疯狂。当遇到喜欢的男生

时，女孩会向男生主动大胆地表达。
那个男生第一次和 EL 见面的时候，踩

着滑板，她说她当时看到那个男生想说的第

一句话就是“我相信我意中人是个盖世英
雄，他会踩着七彩祥云过来见我”。
后来，EL和这个男生快速地确立了男女

朋友关系，但最终因男生出轨而分手。职业
学校女孩的恋爱时间较短，次数较多。
当女孩感情出现问题时，酒吧和 KTV 是

寻求慰藉的必选场所。EL 和他男朋友分手
复合多次，每次分手她都会约朋友到酒吧拼

酒，直到有一次酗酒住院。
那天陪她喝酒的是其他班的一个女生，

还有 HS，她们三个人喝了三瓶二锅头，啤酒
喝了几十瓶，那天晚上就一直待在夜店里起

哄。HS没怎么喝，就是那两个女生陪着她
喝，喝断片了，HS 喝的是有点醉但是还稍微
清醒。最后酒吧的人打 120，EL 才好不容易
进了医院。
入院后，EL的男朋友去医院看她，但她把

男生的胳膊咬到流血，以至于时隔半年还能清

晰地看到男生胳膊上的疤痕。只有在言情剧
和小说中才会出现咬伤胳膊的情节，比如《倚
天屠龙记》中的赵敏对张无忌便是如此。在
现实生活中，这种情节给憧憬“偶像剧”的职
业学校女孩们带来遐想。在日常生活中，职业
学校女孩也会用网络言情小说打发时间，比如

说《杉杉来吃》《微微一笑很倾城》《你的孤独，
虽败犹荣》《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时光且住，
不言离别》《风华是一指流沙》《你的青春我来
过》等等。这些小说情节基本上都是靓丽贫
穷的女主一无所长，但凭借着“善良”“天真”
“柔弱”赢得了“高富帅”男主义无反顾并死心
塌地的爱。这恐怕便是她们所向往的。
职业学校女孩经常在 QQ空间里发关于

爱情的文字，如“海底月是天上月，眼前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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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上人”，“你敢评论我还在，我就敢评论我
爱你”，“之所以在乎一个人，是因为心有了
感觉。之所以心疼一个人，是因为爱有了甘
愿。愿意留下来的人，就好好相处，彼此信
任; 想要远走的，就挥挥手说声抱歉，恕不远

送”等。她们的恋爱观充满浪漫色彩而又不
切实际。
无论是频繁地换男朋友、买醉和咬伤胳

膊，还是在 QQ空间晒浪漫的爱情文字，无一
不表明她们对言情小说里爱情故事的向往，

同时也是她们感知到未来希望渺茫后的寄

托。她们寄希望于自己未来的家庭，对爱情、
婚姻和家庭充满渴望。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结合翔实的实地调查材料，呈现了

职业学校对学生的评价和管理方式、职业学
校女孩的洞察以及她们的双重应对策略，勾

勒出职业学校女孩较为独特的一面。

①参见 http: / /www． gov． cn / zhuanti /19thcpc /

②参见 http: / /www． gov． cn / zhengce /content /2019-02 /13 /content_5365341． htm．

职业学校学生身上贴着社会、家长、学校
以及同辈们给予的“差生”标签。在踏入职
业学校之后，职业学校女孩一直笼罩在“差
生”的氛围中，学校领导、老师以及家长的言
行举止无一不表达出对职业学校学生“差”
的评价。由此，成绩不再是职业学校对学生
的关注焦点，“守规矩”和“课外活动”成了评
价学生的重要标准。学校对学生的纪律、卫
生等方面进行着规训，并鼓励学生参加各种

各样的社团活动。职业学校作为权力的掌控
者，拥有学生缺乏的资源，学校利用此优势让

学生产生美好想象，并为她们设定了可预见

的未来，即校企联合、专转本和专接本。但实
际上，对于学校的这种建构方式，职业学校女

孩已有洞察。
身体不仅是我们拥有的物理实体，它也

是一个行动系统，一种实践模式，并且在日常

生活的互动中，身体的实际嵌入是维持连贯

的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22］在社会化过程
中，职业学校女孩并不是一无所知的承受者，

她们能够在实践过程中洞察到结构的钳制。
面对学校、家长和社会对她们的预设，职业学
校女孩有着自己的认识。她们抵制学校设定
的未来，并制定自己的规划。但却因女性身
份和低学历，对自身境遇无力改变。在学校
时，职业学校女孩尽量表现出“乖乖女”的形
象，课业成绩“好”; 课堂上表现安静; 虽然关
注韩流、明星、外表、时尚，但不张扬; 钟爱化
妆，但是在老师的要求范围内，她们迎合学校

的规章制度，以便获取学校和老师的认可，从

而能够正常毕业。在学校外，她们是在酒吧
和 KTV 里抽烟、喝酒，与“混混”谈恋爱的
“坏女孩”，她们寄希望于外界，对爱情、婚姻
和家庭充满渴望。职业学校女孩主动建构着
群体独特的行为方式，并截取虚幻的大众文

化形塑着自身，可她们的幻想终会破灭。当
自身无力摆脱困境的时候，部分职业学校女

孩会走上阶级再造的老路。
我国的职业教育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

普遍关注，并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党
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和
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①在促
进职业教育发展方面，党和政府也已作出重

大决定和举措。2019 年 2 月 13 日，国务院
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明
确指出，把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

济社会发展中更为突出的位置。②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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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职业教育比较重视，职业教育在推动

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在现有的
劳动力市场中，职业教育尚处于弱势地位，职

业学校学生多是从事底层工作，这也导致了

很多职业学校学生出现诸多不良现象，不利

于国家长治久安。因此，我们需要从国家、学
校和家庭三个层面入手，以改善职业学校学

生的现状。首先，通过合理的政策干预，提高
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从而提

高社会对职业学校学生的认可程度以及职业

学校学生在劳动市场中的地位。其次，学校
需从教师教学和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增加学生

的自我认同感，淡化“差生”认知，同时为职
业学校学生普及如何正确对待早恋的知识，

为学生建立健康的心理和合乎主流价值观认

可的行为。最后，家长配合学校提高学生的
各方面能力，关心孩子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状
况，以免其走上不归之路。国家、学校和家庭
三方合力，将对职业学校学生的未来发展提

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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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ational School Girls in Perception of Structure: A Case Study of
Qi Ming Secondary Technical School

WANG Yi-jie，BO Xiao-qi，SONG Jiao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ehai University，Nanjing 211100，China)

Abstract: Vocational school girls＇ response to regulations，perception and coping logicis analyzed in two
different approaches: body structure mode and body action mode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ology of body．
The study reveals that considering the shared identity as“poor students”，vocational schools no longer highlight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but focus on“rules-obeying”and“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Vocational
schools set for students a foreseeable future，which is，however，rejected by vocational school girls who have
their own career planning; Girls in vocational schools have perceived the school structural constraints，but have
no power to defy them． As a result，they come out with two set of completely different coping strategies inside
and outside schools． At school，they present themselves as“good girls”，abiding by school rules and regula-
tions． Outside school，they appear to be“bad girls”who smoke，drink and have romance with“rogues”in
bars and KTVs． They pin their hope on the outside of the school，longing for love，marriage and family． Hope-
fully，this study will bring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pecial group of vocational school girls．

Key words: vocational school girls; regulations and reconstruction; perception of structure; double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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